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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性结构、德育功能与共同体关联
——文化记忆视域下彝族文学的人类学阐释

李宁阳，梅 军

摘要：彝族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志属性、道德教育功能与共同体特性。第一，它是构建文

化记忆基础的凝聚性结构，作为彝族历史记忆和知识图谱的载体和表征；第二，它是彝族文化

主体传承和传播其道德精神的特殊文本，发挥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的重要德育功能；第三，

它是共同体关联的交融记忆场，由内而外、从抽象到具体，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

彝族主动而深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关注这类民族文学中的主位认知与自觉表达，不断拓

展和深化关于它们的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支撑和更强力的

文化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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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民族或通过口述，或利用文字，创造了史诗、神话及经典等“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反映民族

生活，并以民族语言表达”[1]的民族文学①,它们是超越了交流记忆的集体性、公共性、组织性的文化记

忆[2]38，乃历史记忆与社会情景的双重影子[3]，包含着历史事实和文化真实[4]102。在扬·阿斯曼（Jan Ass⁃

mann）那里，它们具有“集空间、符号与表征于一体”[5]的“凝聚性结构”[2]6的基本属性，连接着历史与

当下，联结着自我和他者，将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保存，构建既有文化真实与历史事实，也有象征符号

与诗性逻辑的回忆空间。人们在其中将共享的象征符号、道德精神、公共记忆与历史经验进行整合、选

择、重塑、存储和传递，构建传递价值、凝聚情感、关联认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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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的回顾

作为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和“记忆场”，民族文学的内涵和功能已在学界得到认可。首先，民

族文学兼具文本和方法的民族志属性[6]，它从主位视角以诗性逻辑手法构筑“历史高楼”和构建“传统知

识”，回忆人类童年与民族历史，描绘知识图谱与族群关系，传递道德训诫与生活经验，建构民族形象与

族群身份，表达民族情怀与审美价值，是民族认同[7]与文化寻根[8]的历史根基记忆，为其文化书写主体之

根基情感的稳定性、长久性和连续性提供记忆支撑和思想保障。其次，民族文学并非文化孤岛，而是族

际互动的文化产物。在叙述的内容上，它通过抽象的诗性逻辑和具象的叙事逻辑表征和记忆着各民族的

交往记忆和交融事实，自觉而主动地继承和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塑和共享的中华文化基因[9]，揭示着我国各

族共同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本相和文化事实。因此，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联支撑，在

加强各民族的根基性情感联系[10]、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11]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等方面具有显著的

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的诠释上，我国的多民族文学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述形式、共同构建

着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格局[13]、共同诠释着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事实[14]，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精

神家园，共同有力地驳斥了黑格尔关于“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15]170的谬论。因此，民族文化在践行文化

多元和谐理念[16]、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17]、丰富道德教育资源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共同体理论话语体系等

方面，理论价值极为突出。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他们通过口

耳相传的口述形式与符号表征的文字书写两种文化记忆形式创造了类型丰富且卷帙浩繁的民族文学。自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就对彝族文学予以了较多关注和广泛研究。除了搜集整理相关口述类叙事文

学并将其公开出版之外，主要通过四种学术脉络来对其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将彝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

的依据主要是基于记忆理论来分析彝族文学文本中的认同记忆，这类研究要么聚焦于某个单一的叙事文

类，要么重视的是探究文本中表达的族内认同[18]，对于其中呈现的族际认同的关注不够，仅有李世武等少

数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维度[19]，并讨论彝族文学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意义[20]。第二，从解释人类学的角度来诠释彝族文学中象征符号的意义与内涵。其一，阐释彝族文学

文本中的民族英雄的文化形象[21]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22]。其二，提炼彝族文学文本中构建和传递的地方知

识，解析其中承载和传达的信仰文化[23]、道德逻辑[24]、生态意识[25]、宇宙认知[26]、伦理精神[27]等文化精神

与价值观念。第三，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彝族文学自身的文化生态关系[28]以及彝族文学及其传承主

体的生存发展和传承状态[29]等问题。第四，基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运用母题分析法和文本解构法来

归纳彝族文学文本中的母题元素[30]，分析彝族文学的叙事逻辑[31]、诗学属性[32]及其文法结构[33]。综上，可

以说人类学关于彝族文学的研究相对广泛和深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启示。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尚且存在可以继续深化和扩展的研究空间，如既有研究存在重民族个性的

观察而轻族际共性的分析、重单一文本的解析而轻多类文本的比较等问题。本文在继承既有研究经验的

基础上，扩展关于彝族文学的观察范围，从更广泛的层面对多类彝族文学进行比较分析，为发掘中华民

族的公共记忆、提炼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加文化养分和提供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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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凝聚性结构的彝族文学：追踪历史记忆与诠释社会文化

作为一种构建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彝族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志属性，它勾勒着其民族历史与社

会文化的来龙去脉，是其历史记忆的承载媒介和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是追溯民族历史、理解价值共识、

形塑民族形象、强化族群认同的“原动力”。

（一）历史记忆的承载媒介

历史记忆通常是对“从哪里来”“有何经历”“当下形成”等流变问题的追问，是民族起源的巩固式

根基回忆[2]53，承载着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性情感。历史记忆不仅内嵌于王朝实录、正统史书、典章会要、

宗族谱牒、契约文书等典籍，展示于建筑遗迹、纪念馆、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仪式性的身体实践，还以史

诗、神话、传说等文学叙事为其媒介。《勒俄特依》《梅葛》《查姆》《阿黑西尼摩》《天地祖先歌》等史

诗，开篇就回顾人类童年与民族历史，讲述祖先迁徙、社会演变和制度变迁。例如《勒俄特依》中“兹

的住地”“合侯赛变”“古侯主系”“曲涅主系”等章节就是关于祖先分支迁徙、多民族杂居格局、彝族社

会形态演变等的历史叙事[34]90-134。又如《梅葛》中“婚事与恋歌”“丧葬”部分[35]162-292以及《天地祖先歌》

中“野人根源”“女权”“权利”“笃慕支系”“君制”“君臣分工”“结亲”“祭祀”“祭祀后”[36]，都是关于

彝族社会制度礼俗的产生历史过程及其转型变迁的记忆表述，皆为彝族文学中承载的历史根基记忆，它

们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作为其文化内部之族群认同的关键纽带和社会结构过程的推导依据。同时，还为

民族历史书写提供了基础材料和佐证档案，是族内与族际、精英与大众等各类人群理解其历史本相和呈

现其历史全貌的重要补充与有效旁证。

（二）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

彝族文学不仅承载着追忆过去的历史记忆，还是社会文化的诠释系统和传统知识的考古材料，构建

着与其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疾病等相关的知识图谱，是其民族形象的形塑

机制、社会面貌的展示空间和发展水平的记忆证明。例如《天地祖先歌》的“农耕”部分细致描述了彝

族的传统农耕知识，“冶铁”“养蚕”则重点反映黔西北彝区的采矿、冶铁、养蚕及纺织等技术与技艺[36]。

又如《梅葛》的“造物”[35]59-162、《阿黑西尼摩》的“叽依定历法”[37]31-38以及《查姆》的“书”[38]135-14等文

本叙事都从不同程度阐述了彝族十月古历的创制由来、基本内容及与周期安排相适应的农事生产和其他

社会节奏。再如《查姆》中的“纸和笔”[38]125-134部分详细地描述了彝族先祖关于造纸、造笔等书写工具的

传统知识与技能，系统地呈现了当时彝族社会之书写技术水平的发展状态。还如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

中，汇编了彝族毕摩《献药经》里丰富的传统医药知识，为彝族乃至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做

出了杰出贡献，当下市场热销的云南白药便是曲焕章根据滇南地区的彝族传统医药知识淬炼而成的[39]。不

仅如此，在《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目录》中，收录的彝族医药古籍就多达200多种。综上所述，彝族文

学中记录的知识图谱与追述的历史记忆一起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民族时空体系，它们通过纵向的历史脉络

和横向的文化结构共同形塑了彝族的文化形象、社会结构、知识体系和整体记忆。

三、彝族文学的德育功能：传承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

彝族文学不仅是书写历史记忆与诠释社会文化的民族志，还发挥着传承传播道德精神和形塑伦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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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基本功能。它基于主位视角，或明训或暗喻，或反讽或正述，从个人品性、家族伦理、社会责任三

个方面传递祖先训诫，提供道德价值，共同培育和传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文化。

（一）个人品性的塑造要求

首先，倡导正确的生活观与财富观，提倡勤俭节约、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态度。《梅葛》《查姆》

以反例方式解释“独眼人-竖眼人-横眼人”更迭换代缘由之一是独眼人与竖眼人好吃懒做、不管田地、

不耕庄稼、糟蹋粮食。如《梅葛》中竖眼人“不耕田不种地，不薅草不拔草……糟蹋五谷粮食”[35]27-28。

又如《查姆》中独眼人“播种收割他不管，庄稼杂草遍地生”[38]26-27。再如《玛牧特依》叮嘱“贪财莫去

偷……偷者最可耻”[40]42，认为“一人要富裕，手握长锄头，田间地头转”[40]61，传递不贪不义财而应勤劳

致富的道理。创世神话中众神协力补天造地的情景也是其关于劳动创造生活、勤劳创造财富的价值认知。

其次，树立科学的知识观与诚信观，秉承求实好学、孜孜不倦、诚信为先的要求。如《玛牧特依》

嘱咐处理问题时，要“求教老案例、老牧人和经典”[40]21，传承虚心好学的求知精神，并以“妇女撒谎遭

议论，姑娘撒谎遭非命，小伙撒谎不体面”[40]43来警示对人、对事都要“守信用”[40]65。又如《阿黑西尼

摩》指出竖眼人“大人欺小孩，小孩骗大人”[37]21而遭遇灭顶之灾，阐明诚信的重要性。再如《土鲁黎咪

数》叮嘱要“学人家长处……从好上补充，从美中追求……令出一句话，九十马难追”[41]272-274，将勤奋好

学和言而有信作为衡量个人品性的基本准则。

再次，秉承严格的孝道观与敬畏观，推崇孝亲敬长、长幼有序、敬天法祖的精神。如《阿黑西尼摩》

中竖眼人“道理全不要，礼节都丢光”而“子种绝”[37]21-22。又如《查姆》中独眼人“不分男和女，不分

长幼尊卑”[38]27-28而被洪水淹没。再如《玛牧特依》指出与长者同坐时，“长者坐上，幼者坐下”[40]245。还

如《土鲁黎咪数》要求“孝敬父母者，脚迈出三步，敬爱语轻柔……承父志拓土，长母志守业……在神

座周围，祭祀祖先”[41]263-268。诸如此类，皆为其重视孝悌伦理的具体表现。

最后，培育自觉的善恶观与交友观，树立善恶有别，惩恶扬善，扶贫济困的意识。如《梅葛》以天

神寻找人种的叙事传达善恶观念，心恶的葫芦蜂被天神“鞭打、断腰及火烧”[35]40-41，心善的罗汉松、小

蜜蜂、杨柳树则得到天神的奖励和封赠[35]42-46。又如《玛牧特依》中“能言善道者，己嘴是己友；拙言恶

语者，己嘴成己敌”[40]P31，以此教育个人在社交时应当养成谨言慎行的习惯。其中的“收养穷弱、孤傻家

门、孤傻兄弟、姐妹、亲家”[40]169-171以及《土鲁黎咪数》中“把穷人接济，给寒者衣穿，给饿者饭食，给

渴者水喝……开导民向善”[41]273-275的相关叙事，都具体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关于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的善恶

认知与社交理念，传承着他们“仁者爱人”的道德精神。

（二）家族伦理的培育要旨

首先，祖嗣之间的制度伦理。彝族敬宗法祖的祖先观念浓烈，祖先谱系是他们在观念、精神和行为

上增强家支认同和辨明身份位置的根基纽带，由它连接和组织的家支是其生存发展的依附支点、社会生

活的保障机制及社会教育的实践机构。他们通过举行规模宏大、仪式繁杂的祭祖送灵仪式（如“尼木措

毕”“耐姆”），履行后嗣之于祖宗的制度性义务，这种义务在彝族文学中有着明确规定。除《阿黑西尼

摩》《土鲁黎咪数》中已举例证之外，例如《玛牧特依》也明确要求后嗣们要遵时守位地为祖宗除灵与祈

祷。在他们的文化中，“三代超一次渡，三年一大祭，三月一小祭”[40]137是彝族后代子孙们向祖宗表达孝

义和为其后代做出榜样的具体实践，表达和切实践行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孝悌精神和礼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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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亲子之间的代际伦理。亲子之间具有严密同一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责任与权益是相互

的、规定的。父母应养育教化、平等对待每个子女，并负责其终身大事。子女应尊敬孝顺、认真赡养父

母，并在其去世后送灵归祖。在习惯法中，若有人违背代际伦理，会被严惩。因此，他们非常重视代际

伦理的培育与传承。如《玛牧特依》指出“真正的父母，要为儿孙立家业，给儿娶媳妇。真正的子孙，

要为父母行好事”[40]105，“所有妇女们，莫嫌弃娘家”“所有男儿们，莫得罪家族”[40]133，又如《土鲁黎咪

数》要求父母“在子女份上，不分轻重”[41]271。诸如此类，都表达了他们亲子间的代际伦理。

再次，亲族邻里之间的互惠伦理，包括兄弟、姻亲及乡邻等的伦理关系。对于兄弟，要秉承兄友弟

恭、同心同德的理念。例如在《玛牧特依》中“兄弟要相互送行”[40]116的观点传递了兄友弟恭的情感。又

如在《土鲁黎咪数》中有“弟不顶兄长，兄问计于弟，志不分兄弟，兄财亦弟财，互相不保留”[41]266的说

法，不仅要求兄友弟恭，还要同心同德，彼此一体。对于姻亲，须提倡和睦相亲、互相帮助的思想。例

如在《玛牧特依》中，有“与亲家和睦，指点好渡口”[40]131的观点、又如在《土鲁黎咪数》中，有“与姻

亲和谐，为对方求富，与之招富贵”[41]266的看法，基本上传达的都是这种思想。对于乡邻，要传承出入相

友、互惠往来的精神。例如在《土鲁黎咪数》中就以正述的方式来明示邻里之间要团结友爱、扶贫济困。

（三）社会责任的形塑理念

首先，自觉规范社会行为。彝族文学中规范的社会行为既要符合个人品性和家族伦理，也要以遵守

法制和认同国家为基本准则。例如《玛牧特依》中明确要求彝族子孙，“莫要去偷盗……偷家门赔和解

饭，偷家族赔黑牛”[40]42。其中，“莫要去偷盗”是劝慰规范自身社会行为，不去侵害他人财产利益，“赔

和解饭”与“黑牛”则是以“法律权威”来警戒彝族子孙如果发生社会越轨的行为，将会被依“法”严

惩。当然，这里的“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法人类学理解和定义的“习惯法”。就偷盗而言，

他们会根据偷盗的地点、方式、对象及数量等因素，约定形成了相对细致的集体规定。不仅如此，彝族

在古代时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君长和君法，例如在《土鲁黎咪数》中，就有“民忠诚于君

……臣民守王法”[41]267-269的描述，由此将规范行为的制度视角提升到了国家和国家法的层面。这里的

“君”和“法”既指代传统语境中彝族地方政权的君长及其法规，也指王朝国家的皇帝及王法。如果将其

表达的精神内核置于现代国家语境之中的话，则相当于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如上所举，皆为彝族人关于

通过规范社会行为来形塑其社会成员之社会责任的理念表达。

其次，乐于参与社会公益。彝族文学中存在大量鼓励人们参与公益事业的表述，例如在《玛牧特依》

和《土鲁黎咪数》中，都从不同层面对彝族后世子孙们提出了相近的关于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要求，即

面对贫弱群体时，不论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皆应积极传承和主动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弱、扶贫济困

的社会公益精神。总的来说，后代子孙们积极和乐于参与社会公益，既是形塑他们的个人品性以及培育

家族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评价其社会责任意识的关键标准。

最后，公正参与公共事务。在彝族文学中，非常注重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和参与态度，积极倡导民

主协商的决策方式和公正严明的参与态度。例如在《玛牧特依》中，就曾指出无论是在举行祭祖大典之

时，还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都要求“世上的人们，商议要周密”[40]195，如此才能有序地开展相关的活

动。同时，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还要秉承公正公平的公正精神和平等意识，明确要求“所有的人们……

莫偏袒一方”[40]255。又如在《土鲁黎咪数》中，关于“兄问计于弟……讲公正守法”[41]266-274的要求也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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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达了他们关于民主协商、公正公平的决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42]，积极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43]。彝族文学通过朴实无华、朴素直接的语言，简单而

鲜明地深描了关于他们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的道德文化与教育理念。发掘其中的道德文化与教育理念，

有利于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家园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理念夯实根基。无论是关于微观层面的

私德修养与家教家风，还是关于宏观维度的公德意识和大德精神，彝族文学中传递的传统道德文化和教

育理念都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品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四、作为共同体关联的彝族文学：多维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彝族文学不仅记叙和传递着族内认知，还包括许多族际认同的信息。它以彝族的主位视角多维度、

多层次地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真实性以及合法性等特性。

（一）表述多民族本根论

多民族本根论[44]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在彝族文学中，多民族本根论多表述于

洪水灾难后的兄妹成婚叙事中。与各兄弟民族相似，彝族也认为兄妹经“葫芦”“船”或“南瓜”等意象

的保护而得以存活，成为各民族的再生始祖。不同史诗对同根共祖民族的看法存在数量和名称上的差别，

如在《勒俄特依》中为“彝族、汉族与藏族”[40]84-85；又如在《梅葛》中为“汉族、傣族、彝家、傈僳、

苗家、藏族、白族、回族”[35]39-58；再如在《查姆》中为 38 个，但只列出“彝族、哈尼族、汉族和傣

族”[38]88-90；还如在《阿细人之歌》中则为“苗族、汉族和阿细人”[45]333-334。不同的本文中涉及的族类名称

及其数量虽有差别，但并非他们认同的同根共同体排斥了未包含在内的其他民族。史诗产生发展于特定

时空，囿于曾经有限的交往条件，他们将自身接触到的所有民族纳入了同根共同体。上述差别并未遮蔽

和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事实和文化真实，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并无本质区别。

在彝族文学中，多民族本根论的记忆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具有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的客观表达和主

动选择。历史地看，彝族属古氐羌族群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与众多民族存在血脉相连的同源事实，

因历史性因素而多次分支与迁徙发展为当下的多个族群[46]3。这种历史同一性存在于个体基因的文化事实

得到了李济的生物学研究证明[47]295-306。现实地说，多民族本根论的形成与各民族长期的交错居住、接触互

动有关。由于各民族地缘相近、族缘相亲、文化接触、社会交往增多，族类互变现象日益普遍，相互间

的信赖、认同也会潜移默化地增强。在交融的过程中，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形塑了诸多共性。共性与

个性并存的多民族本根论是经历了时空绵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代际拓展性的文化实践，它从彝族的内

部眼界诠释了中华民族同源异流、源流交错、多元一体的历史本相与社会现实。

（二）传递中华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内涵的基本元素，作为中华文化的起源点而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储存着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理念与哲学思维，是决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传承的核心因子与基

本纽带。它凝聚着认同中华文化之人的共同情感，是汇聚中华民族力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内力。中华文化基因的理念指向面广点繁[48]，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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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观；天下一体、四海升平、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尊尊亲亲、仁者爱人、成己成人的价值观；人类一

体、民族同根、互惠共生的民族观；兼收并蓄、互嵌共融、百花齐放的文化观；敬畏自然、绿色生态的

发展观，都是中华文化基因的表征。

在彝族文学中，中华文化基因不仅遗传于其德育精神及多民族本根论，还储存于其宇宙观。他们的

宇宙观传递了中华民族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文化基因。首先，各版史诗皆认为天地最初混

沌一体，如在《阿黑西尼摩》中为“连体混沌”[37]28，又如在《查姆》中为“雾露混沌”[38]3，再如在《勒

俄特依》中为“模糊混沌”[34]1，又如在《彝族古歌》中为“清浊二气”[49]8，而在《彝族史诗》中为“黑

暗混沌”[50]2。不仅如此，在我国的许多古籍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学中，亦有类似表述[9]。这些表述看似是神

话叙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阴阳和合的文化基因在多民族文学中遗传与共享的表现。混沌一体的共识与

混沌意象的差异的共存，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各版创世史诗或神话中，皆有

万物同源、一体相生的共同叙事。例如在《梅葛》中有“虎身化万物”的说法，又如在《查姆》中有“ 
桫椤树生万物”的表述，再如在《勒俄特依》中有“雪生十二子”的叙述，还如在《阿黑西尼摩》中则

有“西尼摩化生万物”的表达。虽然它们描述的主体形象有别，但是皆与“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一脉

相承，在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文化基因的总体表征。基于此，他们将许多自然物质

拟化为与人类具有亲属关系和恩泽关系的生命共同体，对其加以崇拜和敬重，创造了敬畏自然、生命同

源的生态智慧，丰富了中华民族绿色发展观的文化内涵，是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43]

的文化资源。不仅如此，彝族文学还传递着其他中华文化基因，如射日神话中敬德保民的家国精神，葫

芦神话中薪火相传的生殖崇拜等。对此，笔者另有文章论证[9]。

（三）诠释中华民族关系

和谐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平稳运行和国家稳定发展的保证，通常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基础之上。和谐民族关系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布控与制度安排，还要有社会层面的机制扶持与利益

引导，更与每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行为意愿休戚相关。民族意识与行为意愿是反映族内认同和族际

交往的根本，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内力。树立各民族全面平等、紧密团结的观念，才能在外力的耦合

作用下构建真正的和谐民族关系。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族际交往与认同情况，除了观察其日常生活中的交

往态度与行为之外，还要洞察其文化记忆中的民族意识。

作为共同体关联的交融记忆场，彝族文学不仅通过多民族本根论认同了自身与其他民族的同源关系，

从根基上摆正了各民族的血统平等关系。同时，也论证了各民族之间属于休戚与共、彼此互助、遇事共

商的亲密伙伴关系，而非具有高低差别的从属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认知才是他们

之于族际认同的普遍民族意识表征。对此，可从相关叙事中管窥一二。例如在《玛牧特依》中，说道：

“远路与近路，都是一条路。彝区与汉区，公鸡叫声同……莫看重绸缎，莫歧视麻布……莫轻视小的，莫

看重大的。”[40]215-216这个说法以明述和暗喻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阐述了其叙事主体关于各民族无血统差异、

高低分层、优劣之分的民族平等意识。又如在《天地祖先歌》中，描述了“啥米（汉人）、喽米（彝人）、

卜绿（仡佬）、米阿（苗人）相聚来商量，商议来祭天”[36]的情景，鲜活地呈现了多民族积极参与共同文

化活动之时团结合作的景象。再如在《彝汉教典》中，说道：“彝族与汉族，同祖互不识。只有语不同，

人却一个样，彝可变汉人，汉也能成彝。两者的关系，犹如船与楫……有船又有楫，众人用力划……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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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平稳行”[51]228-229，更加生动地呈现了彝族人的族际认同意识和民族关系认知。它不仅从其内部视角认同

了各民族同根的血统平等事实，还揭示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遍现象，证明了团结一致、

互不分离、互助相长、携手共进的和谐民族关系之于社会和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性。

（四）展示民族交融事实

在彝族文学中，记录了彝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真实，主要表现在文化互嵌、

经济互补和生产互助三个方面。首先，在文化互嵌上，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为中华文化的缔造和中

华文明的创造做出了积极贡献，将其与邻近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记录在文学叙事之中。例如在《勒俄特

依》中，说道“彝汉相交杂，出门在一起，分散各走各……彝人说汉话，汉人留彝髻”[34]91-92，反映了他

们承认自身与汉族在居住格局、语言文化和服饰装扮等文化习俗上存在交融复合和互嵌杂糅的关系。其

次，在经济互补上，彝族在中国的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丰富

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繁荣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例如在《俚泼古歌》中，说道“汉人会煮盐，摆衣去

背盐，彝人去背煮盐的柴……上街去卖柴，上街去卖麻，上街去卖药材，买回盐巴来”[52]104，又如在彝文

典籍《博潘特依》里面，有“物种的起源·茶的起源”这一部分明确说道“经千难万险，找来茶叶种

……茶树在彝地，茶叶到汉区”[53]106-107，这些叙事都反映了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盐业、药材、纺织、新柴

及茶叶等方面资源互补的商贸往来事迹，揭示了各民族间普遍存在且不可缺少的物品交换事实与经济贸

易关系。最后，在生产互助上，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精神既传递在其深层意识，

也实践于其生产行为。例如在《梅葛》中，详细记录了彝族与傈僳族、汉族等多个兄弟民族的杂居相处

以及他们相互合作煮盐和养蚕纺织的生活故事[35]97-98，又如在《俚泼古歌》中，除了经济贸易之外，还记录

了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团结协作打猎、平分共享猎物的故事[52]105，在仡佬族古歌《叙根由》中，彝族与仡

佬族、汉族、苗族及布依族等兄弟民族合作擒獐、射羊的叙事[54]103-107恰好与此形成了鲜明印证。如上所

举，皆为彝族文学中关于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在生产活动中友好往来、团结互助之文化事实的重要例证。

五、结语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形式，彝族文学不仅是其文化主体之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及道德精神的记

叙文本，还是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在当下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主基调引

领下，它们与其他中华文化表征一样，都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推动中华民族道德教育

的文化资源、解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符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重要基础、构建中华民族

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支撑依据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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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ve Structur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Yi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LI　Ningyang， MEI　Jun

Abstract:Yi literature has significant ethnographic attribut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commu⁃
nity function. First, it's a cohesive structure to construct the basi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serve as the car⁃
rier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knowledge map of Yi nationality. Second, it's a spe⁃
cial text for inheritance of principal Yi culture and for dissemination of its moral spirit, and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in moral education ranging from personal virtue to social ethics. Third, it's a memory converg⁃
ing locale for community connections, demonstrating in all respects Yi nationality's active and ingrained 
recognition. We sholu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conscious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of 
minority groups, and expand and deepen our research into minority literature to provide stronger experien⁃
tial and cultural support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minority literature; cohesive structure; ethnographic function; traditional moral educa⁃
tion;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65


